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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汉文“写本”的文化密码 

East Asian Countries "Write This" Cultural Code 

王 晓 平 

  从写本时代历经版本时代、机器文明时代，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中国文

化的传播与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关性深刻影

响着今天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接受。 

  大唐求学的新异、航海梯山的心惊，都已被海风吹散，随遣唐使归船抵岸

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迫不及待地摊开书本，在海滩上晾晒起来。唯有一位僧

人，敞开衣襟，面迎海风，说：“我也来晒一晒经典之奥义。”众人全都耻

笑，说他是在放鬼话。而在面临归国考核的时候，这位僧人却“升座敷演，辞

义峻远，音词雅丽。论虽蜂起，应对如流”。这是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中所

记载的描绘僧智藏的一幕。 

  作为最早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僧智藏在吴越之间学习佛教和儒家经

典期间，因其学业颖秀竟遭嫉恨，当觉察到危险后便披发装疯、奔荡道路， 

“密写三藏要义”藏于木筒背负身上。这藏在木筒里的，便是手书纸质文献，

即写本。而那些乘船归国的日本留学生在海滩上晾晒的也是写本。 

  在印刷术普及前，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写本时代。隋唐文化在周边国家

的广泛传播，主要是通过写本展开的。在漫长的文化之旅中，各族学人将自己

的历史、风俗、理念，用手书汉文文献的方式定格下来，传给后人。敦煌石窟

堪称汉文写本第一宝库，而第二宝库，就在周边各国。 

  由于写本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以及该地区中国

文化传承的世袭体系与贵族化教育格局，它们一直受到学人的珍视，以至于一

些在我国早已散佚的文献，也赖世代相传的写本在这些地区保留至今，被视为

国宝。 

  日本江户时代的山井鼎等学者，用保存在日本的古写本对中国经典进行校

勘，该成果曾为阮元等校勘《十三经注疏》所利用。林述斋、松崎慊堂、近藤

重藏、森立之等都曾从彰显日本文化传统的视点出发，发掘与宣扬日藏汉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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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特有价值。以后，杨守敬、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等中国学者都为让这

些有裨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写本回归故里而广搜博采。然而，脆弱的写本经不起

岁月的侵蚀，古老的中国文献与现代日本学术分手日久，许多珍贵的汉文写本

至今仍孤寂地沉睡于故纸堆中。在这些写本中，有难以辨识的中国草书，也有

日本人创造的各种只在圈子内流通难解的符号。许多中国学者早已耳闻这些写

本的学术价值，却因看不到、用不上而无奈地望海兴叹。 

  20 世纪以来，敦煌写本研究兴起，这对于东亚汉文写本研究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写本的文化价值得到有力的证实，与写本相关的文字学、特别是俗字

学成果为识读日本汉文写本提供了钥匙，而写本在东亚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也更

为凸显。日本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川口久雄等学者将敦煌

学与日本古写本研究结合起来，各大学的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中国出土文献研

究会、中国出土文物研究会、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等学术机构聚合了一批有

志于敦煌写本研究的学人，与我国的诗经学会、唐代文学会、敦煌学会等互通

互动。敦煌写本与日本汉文写本研究形成了“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效

果。日本汉文古写本的文化密码，由于敦煌写本研究的照射，似乎变得不那么

难解了。 

诚然，日本汉文古写本的解读，还需站在两大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更加有效，一

是中国文献学、特别是敦煌写本文献学，二是日本文献学。时至今日，一些日

本学者仍将中国文化研究视为日本文化建设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始终将日

本文化探源溯流的热情投射于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考据与日中文化关系的探寻之

中，进而也就必然投射到古老的汉文写本研究之中。例如后藤昭雄、黑田彰等

对中国散佚文献《孝子传》、《千字文注》等详加考索，梳理出遣唐使以来通

过写本传递的文化信息。在重假名、轻汉文的空气日益浓厚的日本“国文学”

研究界，他们倍显孤寂却仍坚守不懈。学者冈村繁退休时制定了校勘《毛诗正

义》的计划，将利用日本古写本作为重要手段，珍视日本自平安时代流传至今

的多种白居易诗歌写本，并用此校订《白氏文集》。在他离世前一天，还在染

翰操纸，潜心写作，其学术生涯与生命的列车，几乎同时抵达终点。 

  较之欧美的中国文化研究，我国周边各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与学术积累。

从写本时代历经版本时代、机器文明时代，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的

传播与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关性深刻影响着

今天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接受。因而，明智的学人总会悉心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

契合、融通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思路，与当下流行的将本土文化研究同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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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一刀两断的硬性切割模式明显不同。与冈村繁相近的著名华人作家陈

舜臣，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也与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相映成趣。他的《太平天

国》等作品，采用的是日本当代大众时代小说的模式，而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

文字，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日本人喜闻乐见的随笔。尽管斯人已去，今天的日本

年轻人对他的著作也没有父辈那样有兴趣，但陈舜臣作为一位一生以传播中国

文化为己任的华裔学人，其唯一性将是留给后世的长久话题。 

  对于屏气凝神用毛笔书写的人，心志都在随笔画起舞，一点一笔，都不过

是身心运动的轨迹。有汉字书法作为前驱，日本的假名、韩国的汉文以及越南

的字喃，也都用毛笔书写，并孕育出各自特色的书法艺术。有些古写本本身便

是精美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出自汉学水准不高的僧侣或学人之手，俗字满

纸，误书叠出。这就需要今天的解读者对这些跨文化汉文写本做较长期的专门

研究，才能真正破解其全部文化密码。值得庆幸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我国学者已对日藏《文馆词林》、《文选集注》、《冥报记》和《游仙

窟》、《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和《佛教音义》等我国散佚文献的

写本进行了整理，将对这些书籍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写本中承载着中

日两国古代文字学、语言学、书法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交流史的丰富资

料，需要打破壁垒，多学科协同研究。 

  不同文化互鉴互通的事业，拒绝狭隘的文化心理。选择共同感兴趣的中国

古代文化问题，中外学者展开合作研究，无疑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东亚汉文写本的研究，涉及汉文化圈各国的学术资源，有效的国际合作是成功

的必要条件。对于写本研究来说，中国学者在汉文化整体视野、“小学”功力

与汉学研究环境等方面享有优势，而域外学者着手更早，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有更多机会接触第一手文献，两者共同浇灌，就可能培育出新的学术之

花。 

  僧智藏的故事启示后人，中国文化是伴随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会通而走向周

边各国的，绝非独往独来的巡游。近年来，日本各大学及图书馆，陆续将一些

珍藏的汉文写本数字化，使之成为可以随时阅览欣赏的网上读物。今天的文化

经典再也不是藏在木筒里的秘宝了，加强对其文化密码的解读，或许世界上将

有更多的人重新审视汉字书写的历史贡献。而只有通过切实的解读，才有可能

对这些写本的真正价值作出既不放大、也不微缩的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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